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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水城出土的写本 《劝学文》 是儒家名言和民间谚语相结合的语录式文段， 体现下层士

人的思想与期盼。 据其内容及相关文书推知亦集乃路的教育以启蒙教育为主， 教材多为儒家经典， 学

校具有 “庙学一体” 与 “斋舍合一” 性。 该写本的创作时间应该不会早于延祐二年 （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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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城出土的写本 《劝学文》， 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于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年在黑水城遗址所发掘的文书之一， 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 该

文书有题名 “劝斈文”， 其内容未见于传世文献。 李逸友 《黑城出土文书》 （以下简称

为 《李书》 ） 有录文。①该文又被收录于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 第七卷。②该 《劝学

文》 稍有残损 （如图 １）③， 凡七行， 现录文如下：
　 　 　 　 １􀆰 劝斈文

２􀆰 □有先生教国斈　 □□又□佀抽觔

３􀆰 □儿年小没穿的 又 挨 头□没人处

４􀆰 今春且□来岁过 桑 条 大了尉不屈

５􀆰 儿孙大了教不成 当年不贵四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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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Ｍ１·１２２９
［Ｙ５： Ｗ１０］ ）

　 　 　 　 ６􀆰 几曾饿死读书人 至圣文宣王有语

　 　 ７􀆰 君子忧道不忧贫 国家挂榜招□□
该 《劝学文》 虽短短几十字， 却包含十分丰富

的思想内容， 既谈到了劝学的思想与主张， 又体现了

彼时人们对学习的认识， 也反映出当时当地的教育内

容与状况。

一、 《劝学文》 的思想内容、
艺术特色与创作时间

　 　 （一） 《劝学文》 的思想内容

“劝学” 顾名思义就是勉励、 劝说别人学习。 要

做到劝勉有效， 则至少需要讲清三个问题， 即学习意

义、 学习内容、 学习方法。 此三者逻辑严谨， 顺序不能调换。 黑水城出土的 《劝学文》
基本具备这三方面的内容， 只是逻辑缺乏严谨性。 该劝学文并没有在文章伊始明确学习

意义， 它首先强调的是学习时机。 “桑条大了尉不屈， 儿孙大了教不成” 以比喻的修辞

方式形象地指出了幼儿启蒙教育的重要性。 明代的儿童启蒙读物 《增广贤文》 也有类

似的谚语 “桑条从小郁， 长大郁不屈”。 《增广贤文》 是由流传于民间的谚语、 格言汇

集而成的， 而这篇劝学文语言俚俗， 逻辑不强， 其性质与 《增广贤文》 相似， 多为谚

语和文献佳句的选编整合。
一篇有说服力的劝学文首先应该明确学习意义， 该劝学文虽然也提出了学习意义，

但将其置于学习时机之后， 这是逻辑不严谨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文中所阐述的学习

意义与历代正统劝学文多有不同， 历代劝学文价值导向明确， 劝学者常常立足于个人道

德修养与国家发展需要， 提出诸如 “学以明伦” “学做圣人”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

天下” 的远大理想与宏伟目标， 而该劝学文的价值导向却有悖于主流思想。 “几曾饿死

读书人” 真实地反映了一种观念， 即读书可以保证或者改善一个人的经济生活。 作者

所认识到的学习意义浅鄙， 表明了创作者见识短浅， 劝学目的庸俗， 这与伪托于宋真宗

的 《劝学诗》 所宣扬的价值观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 极为一致， 读

书可以富贵利达荣身饱家。 元初童蒙教子读物 《详说古文真宝大全》 将署名宋真宗的

《劝学诗》 置于卷首， 足见该诗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影响。 正如 《沈氏家训序》 所言：
“凡父兄之教其子弟， 师友之相为劝勉者， 率不外是。”① 自宋元以来， 上层士人对 《劝
学诗》 的价值导向及社会影响多持批判态度， 但因其体现了下层士人的理想，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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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塾中多以此为读书人佳话”。① 黑水城抄本 《劝学文》 很明显是受到了 《劝学诗》
的影响， 其内容也体现了下层读书人最朴素的愿望， 因为解决温饱断然不是上层士人所

考虑的问题。 所以， 该 《劝学文》 亦为民间劝学文， 多为家学或乡塾所用。
历代劝学文多以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 该劝学文也不例外。 虽然该文并未直接指

明学习内容， 但文中援引孔语， 表明创作者尊崇儒学， 同时也说明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在

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影响。 创作者既尊崇儒学， 就不排除其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的可能。 事

实上， 黑水城出土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作品， 足以印证这种可能性是确为存在的。 与

《劝学文》 同时出土的 Ｍ１·１１３５ ［Ｆ２３４： Ｗ１０］ 号文书， 就明确记载了 “总府劝谕儒

户人民、 良家子弟学习 《诗》 《书》 ”。② 因此， 可以肯定该劝学文所倡导的学习内容

是儒家经典。
（二） 《劝学文》 的艺术特色

从艺术表现手法看， 通俗、 直白是该 《劝学文》 较为突出的特点。 面对文化水平

有限的说理对象 （读者或听众）， 劝学类文章既要彰明事理， 又需深入浅出， 不宜因辞

害志。 该劝学文在强调学习时机的重要时， 就用十分贴近百姓生活的桑条这一物象进行

比喻： “桑条大了尉不屈， 儿孙大了教不成”， 其文对仗工整， 将 “学习要趁早” 这一

观点贴切地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 引前贤之论也是劝说类文章所常用的表现方式。 该文

“至圣文宣王有语， 君子忧道不忧贫” 即是引孔子之言语劝学， 如此引述显然比作者直

言更加有力量， 且更令人信服。
劝说类文章如果能以实际案例作为论证， 就不会显得空洞没有说服力。 细读本文，

作者在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时， 运用了实例阐释的手法。 “当年不贵四十两”， “当年” 所

暗含的社会事件或社会状况， 应该为劝学者与被劝学者所熟悉。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定

“当年” 所谓何事， 但是据文意可知， “当年” 的社会事件或状况一定是糟糕的， 即使

再糟糕， 也未曾饿死过读书人。 “几曾饿死读书人”， 作者以反问的语气， 进一步强调

了学习的重要意义。 实例阐释与反问句式相结合的表现手法， 增加了表达的可信度， 使

得说理更加透彻有力。
从语言表达看， 该文缺乏文人劝学文的典雅， 没有华丽的辞藻， 文字朴实， 甚至略

显俚俗。 “似抽筋” “没穿的” “桑条大了” “不贵” “饿死” 等直白的语言， 反而给人

一种朴实无华不矫情的质朴感， 这种质朴感在传世劝学文中是比较少见的。 这种感觉特

别像一个家境贫寒的老父亲在谆谆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好好读书。 我们在看到作者见识短

浅的同时， 也应该看到当时百姓生活的艰辛，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作者的浅鄙。 这一层次

的普通百姓， 内心最关注的不是如何培养与历练人格， 也不是如何建设自己的国家， 而是

如何解决生存问题。 作者能够抓住被劝学者内心深处的渴求， 切实地站在被劝学者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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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谈学习问题， 这样的表达方式更贴近劝学对象的现实， 更容易走进劝学对象的内心。
（三） 《劝学文》 的创作时间

该文并无时间款识。 《李书》 言， 当时所发掘的全部文书， “除少量属于西夏时代

的佛经外， 其余都是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① 文中所用的 “斈” 字为元代通行的简

俗字。 文中的 “至圣文宣王” 是元代大德十一年 （１３０７）， 元成宗特诏命孔子加谥为

“大成至圣文宣王”。 这些都可以证明该文为元代所写。 另外， 文中 “当年不贵四十

两”、 “国家挂榜招□□” 也可以为该文的创作时间做进一步推测提供依据。
从货币政策来看， 元代有着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纸币流通制度， 也是历史上少有的以

纸币为主要货币的封建政权。 但由于商品供给萎缩、 财政开支渐巨等原因， 其货币系统

走向了严重通胀的局面， 及至元末政府已无力控制。 有学者测算， 以当时人均可得货币

量为例， 元中统元年 （１２６０）， 发行纸币即 “中统钞” 七万余锭， 人均约合 ６２ 文； 至

元二十四年 （１２８７）， 发行额为五百余万锭， 人均约合 １３１３４ 文， 增加 ２１２ 倍， 物价上

涨了数十倍； 至元武宗变更钞法的至大三年 （１３１０）， 发行至大银钞 １４５ 万锭， 合约中

统钞 ３６００ 多万锭， 人均约 ７７７６５ 文， 比中统初增 １２５３ 倍。② 如此严重的通胀水平， 使

纸币贬值十分迅速， 百姓手中的钱越来越多， 但却越发没有价值。 因此 《劝学文》 中

言及四十两 “不贵”， 暂不论该 “两” 是指银两或是丝钞，③ 能够产生如此认知， 定是

在较为严重的通胀局面下才有可能的， 换句话说， 至少应在武宗变更钞法之后。
另一方面， 文中言 “国家挂榜招□□”， “挂榜” 应指科举考试。 元初并未设科举

制， 元仁宗朝皇庆二年 （１３１２） 十一月下诏重兴科举： “其以皇庆三年 （１３１３） 八月，
天下郡县， 兴其贤者能者， 充赋有司， 次年二月会试京师， 中选者朕将亲策焉。”④ 又

“延祐二年 （１３１４） 春三月， 廷试进士， 赐护都答儿、 张起岩等五十有六人， 及第、 出

身有差。”⑤ 这是元重兴科举之后首次放榜公示进士。 所以， 该文很可能就是在这一背

景下产生的。
综上所述， 该 《劝学文》 的创作时间， 应在元成宗加谥孔子为 “大成至圣文宣王”

（１３０７） 之后， 在元代通货膨胀愈发严重之时， 即武宗变钞法之后， 且应在元重兴科举

之后， 即不会早于延祐二年 （１３１４）。

二、 亦集乃路的教育

（一） 亦集乃路的教育以启蒙教育为主， 教材多为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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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典籍关于西夏至元时黑水城的教育问题记载甚少， 所以出土文献中与教育相关

的文书就显得相对重要。 除上述 《劝学文》 外， 黑水城还出土了几件与教育相关的文

献， 虽然数量有限， 但其价值不容忽视。
黑水城出土文书中， 有西夏的韵书、 蒙书、 法典、 诗歌、 类书、 佛经， 还有译自中

原的类书、 经书等， 这些丰富的藏书都证明自西夏时这里的文化事业就很发达， 学校教

育昌盛。 《宋史》 卷四百八十六载， 西夏崇宗 “建国学， 设弟子员三百， 立养贤务”。
仁宗更是提倡儒学， “尊孔子为帝”， 重视学校教育， 并令各州县立学校， 弟子员 “增
至三千”。① “十四年， 夏改元为人庆。 始建学校于国中， 立小学于禁中， 亲为训导”。②

人庆三年 （１１４６）， 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 “令州郡悉立庙祀， 殿庭宏敞， 并如帝制”。③

因此， 西夏和中原一样， 实行庙学， 且庙学合一， 以此达到推行儒学教育的目的。 西夏

乾祐七年 （１１７６） 在甘州所立黑水河建桥敕碑， 立石碑的相关人员中有 “都大勾当镇

夷郡学教授王德昌”， 可见甘州有郡学之设， 并有总管郡学的学官教授， 可以推知西夏

其它州郡也有郡学及学官。④ 西夏统治者重视学校教育， 西夏谚语 “不孝父母恼祸多，
不敬先生福智薄”⑤ 将尊重老师提升至孝顺父母的高度， 足见其对老师的重视， 与之亦

反映出对教育的重视。
西夏自崇宗之后就推行汉文化， 所谓汉文化， 主要是儒家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观念。

西夏翻译出版的儒家经典很多， 诸如 《孝经》 《论语》 《孟子》 等， 西夏人自己创作的

具有儒家思想的著作也不少， 如 《新集慈孝记》 《贤智集》 《德行记》 《番汉合时掌中

珠》 等。 西夏的学校教育、 科举取士皆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 政府官员行事， 以儒

家思想、 制度为准绳， 甚至审判断狱都要依靠宣说 《孝经》。⑥ 由是见之， 儒学教育在

西夏时期已深入人心。
西夏灭亡后， 黑水城仍被元朝所用，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１２８６） 在此设亦集乃

路总管府， 归甘肃行省所管。 在 《李书》 所收文献中， 未见有西夏时期当地学校的记

载， 但却有元代学校的记载。 这些文书证明了亦集乃路儒学的存在， “也许是西夏时期

黑水城儒学的延续”。⑦

儒学教育分为小学与大学两级， 小学主要进行启蒙教育， 这种分级最初出现于宋

朝。 顾宏义指出， 《京兆府小学规》 订立于仁宗至和元年 （１０５４）， 是年两浙地区浦江

县建小学于庙学中， 湖州于仁宗时修缮州学时复立小学于州学之东南隅， 嘉佑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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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３） 重修海盐县学时 “设宾位、 小学于西庑”， 并据之推测， 宋代州县小学至迟出

现于仁宗中期。① 元代因袭宋制， 在地方官学亦设小学。 至元二十八年 （１２９１）， 元世

祖诏令江南诸路设小学， 由老成之士教之， 亦可自愿诏师， 或自受家学于父兄。② 自

此， 江南诸路儒学小学的设立如雨后春笋。 据史料记载， 庆元路、 集庆路、 镇江路、 太

平路、 福州路等江南诸路皆设儒学小学。 但是， 这些史料中， 并没有亦集乃路设立儒学

小学的记载。 从黑水城出土的习抄儒家典籍及相关的府学文书看， 亦集乃路跟其它诸路

学一样， 亦设儒学小学。

（图 ２： Ｍ１·１２１８
［８４Ｈ·Ｙ１ 采：
Ｗ１０１ ／ ２７７１＋Ｙ１：

Ｗ６８ｂ＋ Ｙ１： Ｗ１０１ｄ］ ）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 所收录的有明确定名的习

抄文书中， 儒家经典所占的比重最大。 其中， 《孝经》 １３
件， 《论语》 １１ 件， 《孟子》 ５ 件， 《大学》 ３ 件， 还有 《朱
文公小学》 （只含题名）。 出土文献中有部分文书， 因破损

而被整理者笼统地拟为 “习字”。 如， 编号 Ｍ１·１２１４ ［８３Ｈ
·Ｆ２： Ｗ３２ ／ ００９９］、 Ｍ１·１２２１ ［８４Ｈ·ＹＩ 采： Ｗ６８ ／ ２７３８］、
Ｍ１·１２２５ ［８４Ｈ·Ｆ２２４： Ｗ３７ ／ ２４５９］ 皆拟定名为 “习字”。
经笔者考察， 该文书实际是 “习抄 《论语》 ”； 编号 Ｍ１·
１２２０ ［８４Ｈ · Ｙ１ 采： Ｗ８２ ／ ２７５２］ 当定名为 “习抄 《孟

子》 ”。 现以拟定名为 “习字” 的编号 Ｍ１·１２１８ ［８４Ｈ·
Ｙ１ 采： Ｗ１０１ ／ ２７７１＋Ｙ１： Ｗ６８ｂ＋ Ｙ１： Ｗ１０１ｄ］③ 文书为例

（如下图 ２）， 略加分析：
　 　 这一残页被拟定名为 “习字”。 该文书由上、 中、 下三

个残片组成， 实际是习抄 《童蒙须知》， 现参考 《朱子全

书》 所收录的 《童蒙须知》， 分别录文如下：
第一部分 （上） 为：

　 　 自有圣 贤典 训昭

然可考当 次 第晓达兹

不复详著 云 衣服

冠履第一 大 抵为人

先要身体 端 整

第二部分 （中） 为：

　 　 今 逐目 条例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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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蒙 须知 若其修身

治心 事亲 接物与夫

穷 理尽性 之要

第三部分 （下） 为：

　 　 腰谓以绦 或带 束腰

脚谓鞵袜 此三 者要

紧束不可宽 慢 宽慢

则身体放肆 不 端严

为人所轻贱 矣①

朱熹 《童蒙须知》， 一作 《训学斋规》， 经复原缀合， 上面三个部分的正确顺序当

为： 中上下。 而且第三部分 （下） 可以与编号 Ｍ１·１２１９ ［Ｙ１： Ｗ１０１ｃ＋Ｙ１： Ｗ１０１ｂ］②

（图 ３） 中的第二部分缀合。

（图 ３： Ｍ１·１２１９ ［Ｙ１：
Ｗ１０１ｃ＋Ｙ１： Ｗ１０１ｂ］ ）

　 　 编号 Ｍ１·１２１９ ［Ｙ１： Ｗ１０１ｃ＋Ｙ１： Ｗ１０１ｂ］， 亦拟定名为

“习字”， 也是有上下两个残片组成， 上面这一残页实际是习抄

《千字文》， 录文如下：

　 　 罔谈彼短 　 靡恃 己 长

信使可覆 器欲难 量

墨悲丝染 诗赞 羔羊

景行惟贤 克念 作圣

德建名立 形端 表正

其中， “景行惟贤”， “德建名立” 两句中的 “贤” 与

“立” 两字的最后一笔都非常清楚。 而 “墨悲丝染” 中 “染”
字的三点也很清晰。

这一编号中的下面这一残页也是习抄 《童蒙须知》， 录文

如下：

　 　 凡 着衣服必先提整

衿领 结两袵纽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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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令 有阙落饮食照

管勿 令污坏行路看

顾勿 令泥渍 ①

这两个编号的文书缀合之后， 其内容基本上是朱熹 《童蒙须知》 的开始部分。 《童
蒙须知》 也是启蒙教育所用之书， 它对儿童生活的起居、 学习、 道德礼节等作了详细

的规定。
除上述所言的习抄经典， 还有一些书籍印本残页也可以说明亦集乃路的教材问题。

这些残页显示， 亦集乃路所用教材既有元政府的指定本， 也有富含其民族特点的独特

本。 这些独特本当是根据居民需要， 用元代硬译体语言进行注释的。 如， 《孟子》 印本

残页有三件， 其中， Ｍ１·１２５５ ［Ｆ１９： Ｗ１４］② 与 Ｍ１·１２５７ ［Ｆ２１： Ｗ２３］③ 是元政府

指定的朱熹集注本。 而 Ｍ１·１２５６ ［Ｆ１９７： Ｗ２Ａ］④ 则是亦集乃路特有的一种版本。 这

种版本既不同于元代通行的朱熹集注本， 也不同于赵岐注本。 该版本所注文字浅显易

懂， 当为初学者所用。 再如 Ｆ４３： Ｗ２ 《孝经》 “圣治章第九” 残页， 用元代硬译体语言

注释经文， 便于蒙古人学习儒家经典。 这种注释甚为肤浅， 与通行的邢昺注释本相距甚

远。 再如 Ｆ１： Ｗ６７ 《尚书·周书》 残页， 连 “曰” “呜呼” 这样的常用语都标出注释，
较孔颖达注疏本则仅为皮毛， 适宜初学者所用。⑤

上述习抄文书与教材多与儒家经典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儒家经典正是 《元
史·选举志》 中所规定的生员必先习读之书， 而对于供学生继续深造用的儒家经典则

是少之又少。 《元史》 卷八十一 《选举志》 载： “ （元世祖） 至 （元） 二十四年……凡

读书必先 《孝经》 《小学》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次及 《诗》 《书》 《礼
记》 《周礼》 《春秋》 《易》。”⑥ 黑水城出土的适于生员进一步深造用的 《诗》 《书》
《礼记》 《周礼》 《春秋》 《易》 等经典， 只见 《尚书》 一种。⑦ 这就足以说明亦集乃路

的教育是以启蒙教育为主的， 教材也正如 《元史》 所定， 多为 “必先” 习读的儒家

经典。
（二） 亦集乃路的学校具有 “庙学一体” 与 “斋舍合一” 性

元代京师有国子学， 始建于 “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⑧ 地方有路、 府、 州、 县学，
亦集乃路作为甘肃行省的下路， 必奉诏令， 亦置学校。 传世文献基本未见亦集乃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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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记载， 黑水城出土的文书中，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也很少。 黑水城出土的编号

［Ｆ３９： Ｗ１］ 文书为研究亦集乃路的学校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该文书共有两个残

页， 据 《李书》 录文如下：
（残页一）
　 　 亦集乃□儒学教授李所关为本

文卷等物事理随此发去仰将文

从实交割收管施行须至

将文卷等物各各开写于

　 至关者

　 万岁牌壹面　 大小奠牌壹拾伍面

　 香桌儿陆个　 大小破损香炉伍个

　 高桌儿叁个　 长床肆个

　 破单肆片　 破铁小锅壹口

　 文庙壹所门窗俱全　 明经堂小斋堂门窗　
　 诸学官照会壹宗　 即的站学田卷壹宗

　 早忽鲁学田卷壹宗　 天牢地基卷壹宗

　 于德充儒户卷壹宗　 苏回□充儒户壹宗

　 杨天福充儒户卷壹宗

（残页二）
　 　 　 赡学承板指挥壹道

　 杜延寿充儒户卷壹宗

　 金祐甫充儒户卷壹宗

　 杨仲明充儒户卷壹宗

　 徐玉立沙充儒户卷壹宗

　 诸杂支文卷壹宗　 卷一宗

　 并无

　 右 ①

元代统治者重视教育， 兴建学校， 设置学官。 据申万里研究， 元代的儒学建筑主要

分为 “庙” “学” 及其它教学、 生活辅助设施等三部分，② 而且具有 “庙学合一”③ 的

基本特征。 据上述文书内容所示， 亦集乃路的儒学建筑亦为庙学一体， 且配有教学、 生

活辅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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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文书可知， 亦集乃路有 “文庙一所”， 据其无从知晓亦集乃路文庙的规模，
只知道 “门窗俱全”。 “儒学中有关庙的建筑还有祭器库、 乐器库、 神厨、 更衣所、 肃

容所等”。① 据该文书还可推测， 亦集乃路的文庙里应该也有祭器库和神厨。 文书中提

到有 “万岁牌” “香桌” “香炉” 等祭祀所用物品， 这些应该是存放在祭器库里的。 文

书中还有 “破铁小锅一口”， 应该是神厨用具。 至于 “乐器库” “更衣所” “肃容所”，
文书内容并未显现。 文书中还有 “长床肆个” 与 “破单肆片” 的字样， 床与单数量皆

为肆， 所以， “破单” 应该是破床单， 这是用来住宿的， 体现了亦集乃路 “斋舍合一”
的特点。 黑水城出土文书中， 刚好也有 “小斋堂” 的字样。 学斋是明伦堂的附属建筑，
被作为宿舍来用， 是其功能之一。 “弦诵之馆， 斋宿之卢”② 正是说明了这一功能。 学

斋有大有小， 一般情况下， 路学建筑规模较大。 但是， 与江南儒学学斋的规模比， 亦集

乃路的学斋规模必然不大， 从 “小” 字可以看出。 学斋规模不大， 也说明生员数量不

多。 亦集乃路的学校建筑风格基本与中央保持一致， 只是在规模和设备方面甚为简陋。
至少从出土文书看， “破损香炉”、 “破单”、 “破铁小锅” 等字样表明此时学校设备破

损不堪。
综上， 我们可以看出亦集乃路大概的教育状况， 以启蒙教育为主， 教材多为儒家经

典， 学校也具有 “庙学一体” 与 “斋舍合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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